
127 蔡宗佑．蜃樓

搬
遷
尾
聲
的
這
幾
天
，
正
好
迎
來
入
冬
後
的
第
一
波
寒
流
，
我
總
是
醒
得
特
別
早
，
城
市
籠
罩
在
薄
薄
的
晨
霧
裡
，
日
光

模
糊
而
蒼
白
，
蜷
在
被
窩
，
必
須
花
點
時
間
才
能
適
應
逐
漸
空
蕩
的
房
子
，
感
覺
自
己
住
在
一
幅
消
散
的
景
色
中
，
沒
有
熟
悉

的
事
物
可
以
憑
藉
，
連
空
氣
聞
起
來
都
陌
生
。

賃
居
在
這
裡
轉
眼
便
是
六
年
，
剛
搬
來
時
，
是
誰
都
難
以
自
圓
其
說
的
廢
墟
，
前
身
是
鴿
舍
，
壁
癌
橫
行
，
牆
與
地
板
同

樣
滿
是
斑
駁
，
殘
存
著
隱
隱
約
約
的
禽
類
異
味
，
即
使
門
窗
全
開
，
仍
聞
得
見
一
股
腥
騷
。
然
而
雖
是
頂
樓
加
蓋
，
卻
沒
被
隔

成
一
間
間
窄
仄
的
分
租
套
房
，
獨
立
出
入
，
門
前
甚
至
還
留
有
一
小
塊
空
地
，
房
東
說
將
就
著
出
租
，
貪
圖
價
錢
便
宜
，
後
來

也
就
勉
為
其
難
的
答
應
了
下
來
。

所
有
事
情
，
無
中
生
有
最
難
。
彼
時
仍
是
夏
天
，
整
理
是
大
工
程
，
和
情
人
搬
來
全
部
家
當
，
耗
費
每
個
下
班
後
的
夜
晚

清
潔
、
消
毒
、
重
新
粉
刷
，
大
量
的
勞
動
帶
來
無
數
汗
水
和
痠
痛
，
往
往
兩
個
人
洗
好
澡
，
躺
在
床
上
還
來
不
及
道
過
晚
安
，

便
各
自
沉
沉
睡
去
，
那
時
不
以
為
苦
，
假
日
常
往
賣
場
或
花
市
去
，
添
購
便
宜
的
組
合
家
具
，
選
些
容
易
照
顧
的
花
花
草
草
，

彼
此
都
是
第
一
次
同
居
，
對
即
將
共
同
生
活
的
地
方
有
著
數
不
清
想
像
。

印
象
中
我
們
不
曾
為
了
哪
些
該
買
哪
些
不
該
而
爭
吵
，
有
時
候
放
了
滿
滿
一
車
，
結
帳
時
才
發
現
錢
沒
帶
夠
，
向
對
方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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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鬼
臉
，
也
就
悻
悻
然
的
捨
棄
了
那
些
高
價
的
品
項
，
回
程
路
上
總
是
發
夢
要
中
樂
透
，
喜
歡
的
以
後
全
部
都
帶
回
家
，
沒
有

多
餘
的
憂
慮
，
任
憑
沿
途
風
聲
鼓
漲
，
把
癡
人
說
夢
吹
向
更
遠
的
地
方
。

我
起
身
下
床
，
寒
意
滲
進
皮
膚
帶
來
滿
身
疙
瘩
，
走
出
門
外
，
街
區
上
的
人
似
乎
都
還
沉
浸
在
睡
夢
裡
，
我
坐
在
門
邊
準

備
要
丟
棄
的
塑
膠
板
凳
上
，
興
起
一
種
難
以
言
明
的
情
緒
。
這
邊
原
先
擺
放
的
是
俗
氣
的
一
桌
二
椅
，
我
們
購
買
的
最
後
一
組

家
具
，
完
工
後
的
那
天
傍
晚
，
我
們
全
身
放
鬆
的
坐
在
這
裡
，
餘
暉
暈
染
成
片
暮
色
，
與
房
內
透
出
的
昏
黃
光
線
，
在
夏
末
的

熱
氣
裡
交
織
蒸
騰
，
將
我
們
搖
晃
得
微
微
發
燙
。

有
了
輪
廓
，
細
節
跟
著
順
理
成
章
，
後
來
不
再
刻
意
去
買
些
什
麼
了
，
隨
著
居
住
的
時
間
日
久
，
房
子
裡
的
東
西
自
然
而

然
地
變
得
更
多
：
散
步
時
拾
得
的
舊
窗
框
，
鄰
居
不
要
的
木
製
高
腳
凳
，
還
有
各
種
旅
行
帶
回
來
的
，
無
用
而
荒
謬
的
紀
念
品
。

零
碎
的
物
件
積
累
成
生
活
氣
味
，
最
初
那
種
滿
溢
興
奮
，
想
起
來
彷
彿
隨
時
要
迸
裂
的
感
覺
漸
漸
消
退
，
這
個
地
方
開
始
像
一

個
真
正
的
家
。

時
間
過
去
，
我
們
的
薪
水
足
以
負
擔
得
起
更
好
的
住
處
，
卻
始
終
捨
不
得
搬
，
有
段
時
間
倒
是
常
騎
著
摩
托
車
在
城
市
裡

穿
梭
，
看
那
些
新
建
的
大
樓
外
觀
，
挖
苦
建
商
文
案
。
說
中
空
樓
板
必
定
是
偷
工
減
料
，
豪
景
人
生
只
會
好
景
不
常
，
還
斷
言

某
間
豪
宅
只
賣
得
出
一
戶
，
只
因
傳
單
上
宣
稱
尊
榮
獨
享
。
這
樣
幼
稚
的
漫
遊
，
其
實
只
是
百
無
聊
賴
的
打
發
，
卻
總
是
讓
我

感
覺
踏
實
，
彷
彿
不
論
去
了
多
遠
，
經
過
哪
些
昂
貴
的
地
方
，
我
們
最
後
仍
會
回
到
這
小
小
的
頂
樓
加
蓋
，
繼
續
我
們
的
日
常
。

有
一
年
春
天
，
院
子
裡
的
植
物
長
得
特
別
好
，
枝
葉
繁
盛
，
九
重
葛
尤
其
開
得
猖
狂
，
某
次
澆
花
，
你
看
著
附
近
建
築
荒

蕪
的
樓
頂
，
突
然
興
高
采
烈
的
說
我
們
這
裡
好
像
一
片
綠
洲
。
城
市
本
來
就
是
一
座
沙
漠
，
疏
離
荒
瘠
，
人
群
日
日
行
走
其
中
，

卻
始
終
惶
惑
難
以
辨
認
方
向
，
沒
有
依
靠
而
無
比
孤
寂
。
我
們
何
其
幸
運
找
到
一
方
綠
洲
，
有
光
，
有
水
，
有
你
，
可
以
回
去
。

那
段
時
間
像
是
一
千
零
一
夜
，
只
需
看
見
你
的
側
臉
，
我
就
能
順
著
那
些
線
條
勾
勒
下
去
，
將
故
事
說
得
蜿
蜒
如
河
，
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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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開
出
奇
異
繁
花
似
錦
，
無
關
情
節
如
何
推
展
，
由
著
日
子
層
層
疊
疊
，
我
們
擁
有
無
止
無
盡
的
明
天
。

如
今
小
花
園
已
不
復
見
，
多
數
的
小
盆
栽
在
搬
家
初
期
就
已
分
送
給
親
友
，
色
彩
繁
艷
的
九
重
葛
後
來
染
上
蟲
害
，
徒
留

枯
枝
，
懨
懨
倚
在
圍
牆
邊
，
我
愣
愣
的
點
起
一
支
菸
，
深
深
吸
了
一
口
，
充
滿
涼
薄
水
意
。
美
好
總
是
難
以
延
續
，
忘
記
一
切

從
什
麼
時
候
開
始
變
壞
，
爬
梳
過
往
總
是
錯
綜
複
雜
，
發
生
過
的
每
件
事
情
都
足
以
相
互
指
認
，
然
而
實
情
是
，
無
論
如
何
我

們
都
沒
辦
法
指
出
一
個
確
切
的
時
間
點
，
說
所
有
的
陷
落
是
從
這
裡
開
始
。

或
許
根
本
沒
有
所
謂
開
始
，
收
攏
回
憶
毛
邊
，
源
頭
盤
根
錯
節
。
可
能
是
相
處
日
久
，
生
活
變
得
習
以
為
常
，
不
再
有
不

切
實
際
的
憧
憬
或
想
像
，
連
帶
也
就
失
去
那
些
親
暱
傻
氣
，
遊
戲
一
樣
的
溫
柔
與
情
話
。
可
能
是
對
彼
此
的
耐
心
不
復
，
摩
擦

日
增
，
爭
執
帶
來
裂
痕
，
而
裂
痕
沒
有
雙
腳
，
坐
困
在
我
們
之
間
成
為
情
緒
臃
腫
的
埋
伏
，
輕
輕
一
撩
，
便
伺
機
揚
起
無
數
沙

塵
。
久
旱
的
綠
洲
正
在
凋
萎
，
感
覺
得
到
隱
隱
的
下
陷
，
我
們
正
慢
慢
的
遺
失
對
方
。

生
活
持
續
僵
滯
，
連
房
子
的
氣
氛
也
變
得
不
對
勁
。
有
時
才
傍
晚
，
燈
全
開
了
還
是
覺
得
暗
，
半
夜
時
常
因
為
口
乾
舌
燥

而
驚
醒
，
身
體
充
滿
渴
意
，
像
必
須
需
索
大
量
雨
水
的
植
物
。
我
跟
你
的
下
班
時
間
變
成
一
場
不
明
所
以
的
競
賽
，
越
來
越
晚
，

即
便
兩
個
人
在
家
，
也
是
各
坐
沙
發
兩
端
，
讓
電
視
新
聞
循
環
播
放
，
彼
此
並
不
交
談
，
專
注
手
機
裡
其
他
人
無
關
的
瑣
事
，

彷
彿
空
間
出
現
一
道
傾
斜
，
自
此
有
了
時
差
。

原
先
以
為
事
情
有
所
轉
圜
，
約
了
你
在
假
期
出
遊
，
旅
行
到
一
個
離
海
很
近
的
小
鎮
，
氣
溫
宜
人
，
陽
光
和
煦
，
浪
潮
在

腳
邊
輕
輕
拍
打
，
你
的
衣
服
逸
散
出
乾
燥
的
棉
花
香
味
，
我
們
拍
海
也
拍
對
方
，
沿
著
海
岸
線
走
了
很
遠
很
遠
。
黃
昏
回
到
飯

店
，
你
去
沖
澡
，
我
拿
起
你
的
手
機
想
將
照
片
傳
給
自
己
，
才
滑
開
，
頁
面
停
留
在
你
的
通
訊
軟
體
，
顯
示
在
第
一
個
的
，
是

我
全
然
陌
生
的
名
字
，
通
知
被
調
成
靜
音
，
最
後
一
則
訊
息
他
說
想
你
，
我
點
進
去
，
讀
完
，
然
後
顫
抖
著
關
上
你
的
手
機
，

知
道
黑
夜
就
要
降
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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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期
結
束
，
我
故
作
若
無
其
事
的
向
你
探
詢
，
起
先
你
試
圖
輕
描
淡
寫
，
我
卻
聽
出
太
多
啟
人
疑
竇
的
伏
筆
，
不
斷
逼
問
，

最
後
你
終
於
惱
羞
成
怒
，
責
怪
我
不
應
該
偷
看
你
的
手
機
。
那
天
明
明
晴
空
朗
朗
，
然
而
我
看
見
沙
漠
在
遠
處
掀
起
暴
風
，
吹

起
漫
天
的
黃
沙
和
塵
埃
，
風
吼
、
沙
飛
，
迅
速
朝
不
堪
一
擊
的
我
們
襲
來
，
遮
天
蔽
日
，
晴
空
轉
瞬
成
為
黑
夜
，
無
處
可
逃
。

揮
之
不
去
那
些
你
們
相
互
傾
訴
愛
意
的
訊
息
，
知
道
你
其
實
不
用
加
班
，
你
的
晚
歸
，
是
和
他
在
城
市
裡
閒
晃
，
或
與
他

在
他
的
床
上
飄
飄
蕩
蕩
，
才
明
白
原
來
文
字
也
可
以
如
此
畫
面
清
晰
，
充
滿
起
伏
語
調
，
日
夜
在
我
的
腦
海
裡
反
覆
播
放
。
沙

暴
沒
有
止
息
，
樹
木
連
根
拔
起
，
植
被
枯
黃
，
清
澈
的
水
源
淤
滿
黃
沙
，
連
自
己
都
被
吹
散
成
為
一
張
破
敗
的
影
子
，
不
論
這

裡
曾
經
有
過
什
麼
，
都
已
經
不
存
在
了
。

將
菸
身
用
力
一
折
，
彈
掉
最
後
一
截
燃
燒
的
餘
光
，
我
怔
忡
地
站
了
起
來
，
突
然
感
覺
往
事
並
不
總
是
如
煙
，
時
間
沒
弭

平
的
過
往
，
回
想
起
來
奇
異
而
遙
遠
。
記
得
你
搬
走
的
那
天
，
暮
色
悽
惶
，
除
了
衣
服
，
你
沒
帶
走
其
他
東
西
，
我
們
在
門
外

僵
持
，
沒
人
移
動
也
沒
人
說
話
，
像
兩
座
山
頭
沉
默
對
峙
，
不
知
道
過
了
多
久
，
你
才
聲
音
乾
澀
的
說
：
抽
根
菸
吧
。

那
是
訣
別
。
併
肩
和
你
站
在
門
前
，
小
心
翼
翼
地
抽
著
每
一
口
菸
，
我
始
終
沒
有
準
備
好
要
如
何
面
對
你
的
離
開
，
只
想

將
此
刻
無
限
延
長
，
抽
到
盡
頭
，
我
們
避
開
彼
此
視
線
，
各
自
捻
熄
各
自
的
菸
，
你
拎
起
行
李
下
樓
，
沒
有
回
頭
。

眼
淚
在
你
走
了
很
久
之
後
才
開
始
掉
，
躺
在
房
間
裡
，
決
心
哭
出
一
片
海
洋
。
那
段
時
間
，
白
日
我
人
行
如
鬼
，
沿
固
定

路
線
上
班
下
班
，
巧
妙
避
開
每
一
條
可
能
碰
見
你
跟
他
的
街
道
，
夜
裡
則
輾
轉
難
眠
，
醒
在
一
個
又
一
個
支
離
破
碎
的
惡
夢
當

中
。
最
常
夢
見
自
己
衣
著
單
薄
，
在
黑
暗
的
沙
漠
裡
獨
自
行
走
，
流
沙
滿
佈
，
周
圍
有
無
數
眼
睛
不
懷
好
意
地
窺
伺
，
虎
視
眈

眈
等
待
著
我
的
陷
落
，
往
往
嚇
出
一
身
冷
汗
，
睜
開
眼
，
外
頭
將
明
未
明
。

朋
友
苦
勸
要
我
搬
走
，
我
執
意
不
肯
，
忘
記
在
哪
裡
讀
過
一
篇
關
於
沙
漠
植
物
的
科
普
，
提
到
當
仙
人
掌
若
開
始
朝
一
邊

歪
斜
的
時
候
，
會
在
相
反
的
另
一
邊
也
長
出
一
根
手
臂
來
，
糾
正
自
己
的
姿
勢
，
若
後
來
再
朝
另
一
邊
歪
，
則
就
繼
續
在
相
反



131 蔡宗佑．蜃樓

的
那
邊
再
長
另
一
根
手
臂
來
，
如
此
這
般
，
努
力
維
持
平
衡
。
其
實
知
道
再
多
淚
水
都
喚
不
回
乾
涸
的
綠
洲
，
我
情
願
在
這
裡
，

像
仙
人
掌
一
樣
反
覆
練
習
，
即
使
風
沙
隨
時
都
要
將
我
掩
埋
，
先
試
著
站
直
自
己
。

那
是
度
日
如
年
的
時
光
，
總
在
幻
覺
與
現
實
間
來
回
擺
盪
，
分
不
清
疆
界
。
直
到
某
天
夜
裡
，
我
被
突
至
的
暴
雨
給
驚
醒
，

在
黑
暗
的
房
間
裡
張
開
眼
睛
，
清
楚
意
識
到
這
是
分
開
以
來
，
頭
一
次
沒
有
惡
夢
侵
擾
，
聽
著
窗
外
雨
水
奔
騰
湍
急
，
我
翻
過

身
，
旋
即
沉
沉
睡
去
。

是
不
是
真
的
走
出
了
這
場
沙
暴
不
能
確
定
，
但
那
些
怨
懟
與
驚
惶
，
如
今
已
是
雲
淡
風
輕
，
後
來
我
還
是
一
直
住
在
這
裡
。

幾
個
月
前
，
房
東
滿
懷
歉
意
的
告
訴
我
之
後
沒
辦
法
再
續
租
了
，
年
底
前
，
市
政
府
會
將
這
一
帶
的
違
建
全
數
拆
除
。
聽
聞
當

下
，
我
心
中
湧
現
出
許
多
複
雜
的
情
緒
，
住
所
承
載
生
活
其
中
的
人
的
記
憶
，
豢
養
彼
此
共
生
成
為
一
部
分
不
可
或
缺
的
自
己
，

倘
若
這
裡
要
被
毀
壞
，
回
首
來
時
路
，
不
再
有
任
何
證
據
可
以
佐
證
發
生
過
的
事
情
，
記
憶
早
晚
也
會
被
蠶
食
鯨
吞
，
細
節
難

以
打
撈
，
終
將
無
以
為
繼
。

天
光
漸
亮
，
晨
霧
悄
悄
淡
去
，
出
現
車
聲
與
行
人
騷
動
的
聲
音
，
城
市
開
始
甦
醒
，
生
活
在
其
中
的
我
們
，
可
能
都
只
是

沙
漠
的
旅
者
，
自
始
至
終
，
不
曾
有
過
所
謂
綠
洲
，
在
不
同
的
時
間
軸
裡
，
甚
至
連
我
們
也
並
不
真
實
存
在
，
如
露
亦
如
電
，

都
是
夢
幻
泡
影
，
無
論
樓
房
，
抑
或
是
世
間
的
起
落
，
終
究
只
是
光
線
通
過
了
不
同
密
度
的
空
氣
折
射
，
在
我
們
眼
底
反
映
出

的
海
市
蜃
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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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介
紹

 

蔡
宗
佑

一
九
九○

年
盛
夏
生
，
得
過
文
學
獎
若
干
。

評
審
意
見

 

廖
鴻
基

讀
過
︿
蜃
樓
﹀
，
心
中
隱
隱
疼
痛
。

儘
管
文
章
描
寫
的
主
題
是
生
命
尋
常
可
見
的
離
別
傷
痛
，
但
作
者
相
當
成
功
的
強
化
了
人
與
空
間
、
與
家
的
關
係
，
當
曾

經
的
綠
洲
、
曾
經
的
空
中
花
園
，
都
將
人
去
樓
空
，
那
傷
痛
的
力
道
，
不
再
單
屬
於
個
人
微
不
足
道
的
悲
傷
，
而
是
擴
大
為
整

個
空
間
的
剝
離
、
癱
倒
而
至
完
全
消
失
無
蹤
的
巨
大
悲
哀
。

文
章
以
明
快
的
節
奏
，
溫
馨
描
繪
了
雖
然
簡
陋
但
卻
是
兩
人
攜
手
共
創
的
樓
頂
世
界
。
﹁
我
們
何
其
幸
運
找
到
一
方
綠
洲
，

有
光
，
有
水
，
有
你
，
可
以
回
去
。
﹂
如
此
人
與
空
間
、
與
屋
舍
的
巧
妙
結
合
。

而
﹁
美
好
總
是
難
以
延
續
﹂
，
找
不
到
斷
點
的
摩
擦
，
如
老
屋
龜
裂
般
出
現
裂
痕
，
茂
盛
的
花
園
一
步
步
凋
萎
，
﹁
彷
彿

空
間
出
現
一
道
傾
斜
，
自
此
有
了
時
差
。
﹂
樓
起
、
樓
塌
的
傷
感
，
遠
超
過
人
情
離
別
的
傷
痛
。

這
是
全
然
的
決
裂
與
塌
陷
，
如
一
場
海
市
蜃
樓
，
回
家
的
路
完
全
無
以
憑
藉
。




